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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話說鄭、張二人縮身進艙以後，張文祥說道：「二哥的本領真不差，估量得和目睹的一樣。他說他姨父姨母在衙門裡住了一年

半，又借去了三千兩銀子，可知他兩人確是官家小姐。」鄭時彷彿思索甚麼，似乎不曾聽得張文祥說話，坐下來半晌沒有回答。張

文祥笑道：「二哥便著了魔嗎？」鄭時搖頭道：「那裡的話，你可知道他兩人是誰麼？」張文祥道：「我又不曾去打聽，剛偷看了

一面，如何得知道他們是誰？」鄭時笑道：「你自粗心不理會，她已說出來了，怎的還用得著去打聽。老實對你講罷，若認真說起

來，我們還是他們的大仇人呢。你這下子可想得起來麼？」張文祥望看鄭時出神道：「從來沒有見過面，仇從那裡來，我簡直想不

起來。」　　鄭時道：「他說他父親在綿州時候的話，你沒留神聽麼？」張文祥忙接口說道：「我沒聽仔細，只道他說的是在綿州

的時候。然則二哥料他姊妹就是那個做綿州知州的柳剝皮的女兒麼？」鄭時道：「不就是他的女兒，是誰的女兒呢？」張文祥道：

「何以見得便是的？」鄭時道：「我料的決無差錯。因為我知道柳剝皮是南京人，和福建人林鬱是同年，又同是福建藩台福保的女

婿。兩聯襟都仗曹福保的奧援，林鬱在江蘇也做了好幾任的縣官。他剛才所說的海哥，就是林鬱在海門廳任上生的。林鬱做官與柳

剝皮一般的貪婪殘酷，因官聲太惡劣了，被上司參革，耗了多少昧心錢才得脫身。丟官後就帶了妻子到綿州，在柳剝皮衙門裡住了

一年多的事，我早已知道。借三千兩銀子的話，外邊人自不得而知。」

　　「柳剝皮是一個極貪酷的小人，其所以一般百姓送他這個剝皮的綽號，就因他有三件剝皮的事。第一件是，有一次拿著一個著

名女賭痞，他坐堂問了幾句，就向左右的衙役喝道：『把她的褲子剝下來打屁股。』從來沒有抓著女人打屁股的事，衙役遲疑不敢

動手。他更發怒喝道：『褲子不能剝嗎？本縣還要剝她的皮呢。』第二件是，因他打人的小板，兩面都有許多半寸長的小尖丁子，

打在人身上血肉橫飛，不到幾�板，就得剝去一層皮肉。第三件，就為他專會剝地皮，他做金堂縣官的時候，有人就他的名字做成
一副罵他的對聯，乘黑夜貼在他縣衙的大門上。他看了幾乎氣死，他名字叫儒卿。那對聯道：『本非正人，裝作雷公模形，卻少三

分面目。慣開私卯，會打銀子主意，絕無一點良心。上聯切儒字，下聯切卿字。他自從看了那副對聯之後，自知官聲太壞，貪贓枉

法的事，稍為斂跡了些，只是益發鄙吝了。看得一錢如命，不知他怎的肯拿出三千兩銀子來借給林鬱的。柳儒卿為人雖含鄙不堪，

書卻讀的很好，並會種種樂器。文廟裡習樂所的各種古樂，他都能教人練習。所以他這兩個女兒的笛子吹得這們好。」

　　張文祥笑道：「既是柳儒卿的女兒，論起冤仇來。與二哥真是不共戴天的了。我記得那次打進綿州的時候，柳儒卿單身逃出衙

門，劈面遇著二哥，因二哥認識他的面貌，才喝一聲拿住。柳儒卿登時嚇得跪下來，二哥罵他膽小無恥，就將他殺了。那時若遇我

或四弟，當面不認識他，必放他走了。」鄭時也笑道：「也是他惡貫滿盈，才遇著我。我沒殺他全家，就是�分寬厚了。林鬱此刻
在甚麼地方，不得而知。因此他姊妹現在將去何處，也不得知道。我們的船，總以不和他們的船在一塊兒走為好。他姊妹雖不認識

你我，然他們乘坐的也是川幫裡的船只，駕船的多是四川人，萬一弄出意外的枝節來，後悔就來不及了。」張文祥道：「二哥所慮

不錯，我們總以小心謹慎為好。明早不待天明，無論風色怎樣，吩咐船戶開船便了。」這夜二人安歇了。次日東方才白，船就開離

了黃鶴樓。

　　好色的這個關頭，任是英雄，也難打破。鄭時為人對於一切的事，都極精明能幹，惟一遇美色的婦女，心裡就愛慕得有些糊裡

糊塗了。他明知鄰船那兩個女郎，是與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的，但是開船以後，總覺得兩女郎太嬌美可愛，心裡念念的放不下來，

彷彿害相思的樣子。張文祥知道鄭時從來是這般性格，故意打趣他道：「想不到柳儒卿那般貪鄙無恥的人，倒有這樣兩個如花似玉

的女兒，可惜二哥當時料不到有這回的遇合，若當時饒了柳儒卿的性命，今日豈不好設法將他的女兒配給二哥做繼室嗎？」鄭時聽

了，並不覺得張文祥這話是有意打趣他的。一面沉吟著答道：「我仔細思索了，似覺與綿州的事不相干。」張文祥吃驚問道：「怎

麼與綿州的事不相干？難道不是柳儒卿的女兒嗎？」鄭時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，我所謂與綿州事不相干，是因事已相隔七八年了，他

姊妹那時年紀小，未必知道他自己父親是死在何人手裡。即算能知道，也不認識你我的面孔。我們只要把名字改了，女子們有多大

的見識，怕不容易對付嗎？」張文祥笑道：「然則我們用不著迴避麼？那麼，仍舊把船開回黃鶴樓下去好不好？」鄭時看了張文祥

說話的神氣，才知道是有意打趣的，便不高興回答。

　　船行到第三日下午，忽然颳起大風來。同行的船，已有一般重載的被風打沉了。各船上的人看了都害怕起來，只得急搶到背風

的汊港裡停泊。漢港小了，停泊不了許多船只。後來的船，就只得靠近淺水灘，使船底擱住不能轉動，以免被風刮到江心裡去。

鄭、張二人所坐的這船，也是打不著汊港，就沙灘上拋了錨。所靠的這處沙灘上，一望無涯的，盡是七八尺深的蘆茅，被狂風吹得

一起一伏。七月初間天氣的蘆茅，尚不曾完全桔槁白頭，青綠黃白相間，起伏不定的時候，就和大海中的波濤一樣。

　　鄭時與張文祥同立在船頭上看了，笑道：「這般景物，也是我們在四川所領略不到的。」張文祥道：「四川若有這種所在，我

們的船敢停泊嗎？只怕連船底板都要被人搶去呢。」鄭時道：「這也是現在亂世才如此。在太平盛世，沒有失業的人，儘管有這般

好藏匿的所在，有誰願意去幹那些犯法的勾當。於今的四川，固是遍地荊棘，就是這長江一帶，也未必真安靖，不過沒有大幫口，

略斂跡些兒罷了。論起地形來，四川就因山嶺多，好藏匿，能容留大伙的人，才弄出到處荊棘的局面。象這種所在，不過好藏匿一

時，使追捕的找不著途徑罷了，那裡趕得上四川的層巒疊峰。」張文祥道：「怪道只我們這一隻船，靠在這蘆茅邊上，大概那些裝

運了貨物的船，也是防這類地方不妥當，所以都擠到那邊汊港裡去了。」鄭時笑道：「那卻不見得是這般用意，只要能擠迸那邊汊

港裡停泊，風浪確是小些。此時天色還早，上流頭的船，就要找一處象我們這樣的地方拋錨，也找不著，再過一會兒你瞧罷，一定

還有船在我們這一帶停泊的。」二人在船頭上談論了一會，回到艙裡沒一刻工夫，忽聽得江邊有船篙落水的聲音。鄭時笑向張文祥

道：「何如呢，不是有船來我們這一帶停泊嗎？」張文祥隨手推開窗門向外面看時，果見有兩條一大一小的船，撐過灘邊來停泊，

即回頭對鄭時說道：「這兩條船吸水都很淺，可見得也是和我們的一樣，沒載多少貨物，所以也敢停泊在這裡。」鄭時隨口應了一

句，也懶得起身探看。行船的人，照例不待起更就安睡了。

　　鄭時這夜在睡夢中，猛被鄰船上「哎喲」一聲驚醒了。醒來便覺得船身有些兒蕩動，接著又聽得有人撲通落水的聲音。鄭時驚

得翻身坐起來叫三弟，連叫了幾聲，不見張文祥答應。忙伸手向張文祥睡的地方一摸，已不知在何時起去了。再聽鄰船上似乎有人

在那裡格鬥。心想：難道真個有強盜前來打劫嗎？鄭時雖是一個文人，然在四川當鹽梟時，常有親率黨徒與官兵對抗的事，尋常兩

三個蠻漢，也不是他的對手，膽力更是極大。這時聽到外面的聲息，料知必是張文祥已與來打劫的強盜動手，當下並不害怕。因身

邊不曾準備兵器，立起身順手摸了一條壓艙板的木槓。看朝船頭的艙門已經開了，即竄身出外。此時約大風已息，天上星月之光，

照見鄰船上約有七八個漢子，各人都操著雪亮的單刀，圍住一個人廝殺。這人正是張文祥，赤手空拳的騰拿躲閃。一霎眼就見一個

漢子被張文祥踢下河去了。鄭時逆料這些蠻漢，便再增加七八�個，也不是張文祥的對手。只是眼見著七八個手操兵刃的，圍攻自
己赤手空拳的兄弟，不由得忿怒起來，手起槓落，劈在一個漢子後腦上。那漢子不提防背後有人暗算，也被打落下水。

　　正待趕過去打第二個，只聽得張文祥喊道：「這裡用不著二哥幫助，二哥快進艙裡去救人罷。」鄭時也是老在行的人，知道彎

腰竄進不知虛實的船艙，容易受人暗算。聽了張文祥的話，先提腳將窗門踢破了兩扇，就月光向艙裡窺探時，只見兩個赤條條的女

子，仰面躺在一張床上，好像是被繩索捆縛了的。艙中箱篋器具，橫七豎八的亂堆著。鄭時一看艙中情形，心裡就忍不住一跳，暗

想：這不就是柳儒卿的小姐嗎？登時勇氣更鼓動起來了，將手中木槓一摜，就從窗門竄身進去，口向床上的女子喊道：「不要害

怕，我是鄰船上救你們的。」旋說旋上前動手解縛。見兩女子都不開口，知道是口裡塞了東西，先將兩人口中的東西掏了出來，然

後解開了身上的繩索。鄭時眼快，已看見床頭有一堆衣服，即抓了撂在兩人身邊，只羞得兩人恨無地縫可入。鄭時也覺得在旁看了



難為情，反身跳出來，打算幫著張文祥將強盜打走，但是眾強盜已一半打落了水，一半駕著靠在旁邊的一隻小船逃了。張文祥道：

「饒了這伙毛賊罷。只要人沒吃虧，東西沒被搶去，便是萬幸了。」鄭時還沒回答，兩女郎都已穿好了衣服出艙來，低頭向張、鄭

二人叩拜道：「今夜若不蒙兩位義士搭救，我姊妹身死不足，還得受這班狗強盜的污辱。兩位義士實是我姐妹的救命恩人，不敢避

嫌，請兩位進艙裡就坐。」鄭、張二人不便伸手去扶掖，只得在船頭答拜道：「同是出門人，急難相救，只要力量做得到，是應該

做的，快不要說甚麼救命恩人，承當不起。」鄭時首先進艙。聽得後艙裡有人的哼聲，剛待問那個，年大些兒的女郎已跟進艙，說

道：「哦，我的丫環春喜和老媽子在後艙裡睡著，只怕也被捆綁了。」鄭時道：「船戶一個也不見出來，大概都被綁在後面。」這

時鄭、張所乘船的船戶，因這邊打鬧得厲害，也驚醒起來，到這邊船上幫著鬆了船戶、水手的縛。

　　大家混亂了一陣，兩女郎才請鄭、張二人在艙中坐定，請問姓名去處。鄭時將自己和張文祥的名字都改了。因鄭、張二姓極平

常，用不著更改。也故意回問兩女，才知道大些兒的叫柳無非，小些兒的叫柳無儀。因林鬱住在南京，特地到南京去，想依附他姨

父母居住。柳無非又說：「這條強盜船在湖北就跟著開行，一路時前時後，開也同開，泊也同泊，並不斷的有人向這邊艙裡窺探，

我已疑心不是正當人。特地叫船戶進來吩咐，夜間須擇妥當地方停泊。想不到今日忽然颳起大風來，我姊妹害怕得甚麼似的，叫船

戶趁早停泊。無奈一路下來，簡直找不著可以停泊的所在，直走到這裡，船戶見兩位坐的船在這裡，就進船來向我說：『這邊已有

一條四川的船，靠蘆茅灘停泊了，我們的船只好停泊在一塊，比單獨拋錨的好多了。』我那時見天色已近黃昏了，若再不停泊，恐

往下更找不著好地方，即是有同鄉的船在這裡，彷彿多有一個伴侶似的，遂叫船戶開了過來，及至錨已拋了，才看見那小船也跟了

過來，緊靠我們的船泊來。我姊妹雖是害怕極了，但也無法逃避。入夜便緊緊的關閉艙門安睡，連高聲說話也不敢。及至從夢中驚

覺時，身體已被強盜按住，一張口要喊，那堵口的東西已塞進來了，只得拼命掙扎，船身搖蕩得幾乎傾覆了，強盜剛將我姊妹捆綁

了，待施無禮陡聽得艙口有人喝了一聲：『狗強盜，快出來送死。』接著就好像有一個站在艙口邊的強盜，被人抓了出去，撲通摜

到一丈遠近的江心裡去了。艙裡的強盜才一擁出外，在船頭上廝殺起來……」
　　鄭時聽到這裡，截住話頭向張文祥問道：「三弟，同睡得好好的，怎麼知道那船上鬧劫案，也不招呼我一聲，就悄悄的出來動

手呢？」張文祥笑道：「那小船跟著拋錨的時候，我在窗門裡看見，有四個彪形大漢在船面上撐篙，篙尖落水的聲音，分外沉重。

我在江河裡混的時候多，知道老當篙師的人，篙尖落水沒有聲響，偶然有之，也只在水面上飄一下，不至有深沉的響聲。即此可知

那四個撐篙的人，都是外行。再看船艙裡，還有兩個漢子伸頭向外邊張望，並時時回頭對艙裡說話，可見得艙裡還不止兩個人。那

船既吸水很淺，可知沒裝貨物。若說是專裝客的罷，搭船的客，不應都是三四�歲的壯健漢子。並且也沒有搭客大家幫著撐篙的道
理，這船就很可疑了。再看這條大船，是我們川河裡的，雖是艙門緊閉著，看不見船裡的情形，逆料必是有闊人在內。既是我川河

裡的船，又靠著我的船停泊，如果夜間有甚麼動靜，我是不能袖手旁觀的。我雖存心如此，不過我料的究竟對與不對，不敢決定。

若拿出來和二哥商議，料得是便好，萬一看走了眼色，二哥不要責備我遇事張皇嗎？我外面和二哥同時安睡，實在因有這事擱在心

中，那裡睡得著。當強盜跳過這船上來的時候，踏得這船身一歪，蕩得我們的船身都動了，我就知道所料的驗了。我船上的艙門，

早準備了是虛掩著的，從容起來，結束好了，才輕輕的走過這船上來。強盜人多手快，已有幾個扛著皮箱在肩上，待搬過他們自己

船上去，不提防我堵住艙門一喝，大約也猜不透外面有多少來拿他們的人，只驚得各人都將皮箱放下，想衝門而出。第一個衝出

來，被我順手揪住胳膊只一拖，拖得他『哎喲』一聲。我恐怕，上人多了，纏腳礙手的不好施展，就提起那強盜向江心拋去。」鄭

時道：「我就虧了那一聲『哎喲』把我驚醒了。若不然，只怕直到此刻還在酣睡呢。」

　　鄭、張二人在艙裡坐談了一會。張文祥起身作辭道：「那些小毛賊受了這次大創，估計他們逃得了性命，也寒了膽不敢再來

了。此後盡可安心，一帆風順到南京，想不至再有意外，此時才到半夜，還可以安睡些時。」說罷，提步要走。柳無非連忙起身，

說道：「我想求兩位再坐一坐。承兩位救了我姊妹的性命財物，還要耽擱兩位的安眠，我也自知原是不近情理的事，本來說不出

口。不過我姊妹險些兒被強盜污辱身體，蒙兩位救了，此恩不比尋常，我姊妹何敢以外人待兩位。我們從重慶動身到此地，在船上

已有兩個多月了，雖是素來膽怯，沒有像此刻這們害怕的，千萬求兩位在此多坐一會，我還有話說。」張文祥聽了不做聲，望著鄭

時。不知鄭時怎生擺佈？且等下回再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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